[bookmark: _GoBack]若瑟神父和他的子民，怎樣的一群子民？
Le Père Joseph et son peuple, mais de quel peuple s'agit-il? 

背景:一名記者採訪了若瑟神父
時間:1967年3月
地點: 巴黎近郊諾瓦集貧困區

<...>
記者:若瑟神父，那些來貧困區看你，還有你在此接待的這些個家庭有甚麼特性?是否就只是經濟上遇到困難的窮人家？

若瑟神父:一言難盡。如果這些家庭只是遇到經濟上的困難，我想問題就比較容易解決。我們只要提供他們住房，介紹一份穩定的工作給這些父母，那麼他們的問題與他們的子女的問題就通通解決了，事實上，這種看法普遍流傳著。不論是在英國還是荷蘭，談到這群沒有享受到祖先遺惠的家庭時，大部分的人腦子裡想的就是用經濟的弱勢來衡量他們。事實上，當我們真正進到他們的處境，近距離好好認識他們的時候，就會發現，他們之所以處於弱勢，是因為他們心中有許多操煩，心頭這些過多的重擔與焦慮，讓他們變得更加脆弱。<...>

小時候我們很家很窮，記得跟媽媽一起出門的時候，在路上碰到鄰居，媽媽都會跟他們打招呼，鄰居如果三五成群，就會假裝不認識我們，如果是單獨碰到我們，就會回應媽媽的問候。幾天後，在路上再次碰頭，換成我媽媽不肯問候他們，我就會問媽媽說:你為什麼不跟人家打招呼?媽媽就回答我說: 「兒子，我告訴你，做人要有骨氣，記不記得，上次人家並沒有跟你打招呼。」

記者:所以，這些受辱者，這些弱小者，他們是誰?住到你這邊的，就是這些人家?

若瑟神父:大致上說來，這些家庭去到哪裡就被趕到哪裡，之所以窮途末路，是因為窮得太露骨，加上一連串的失敗，某種社會隔離在他們身上不斷積累，精疲力竭到後來轉變成一種看似自暴自棄的狀態。所以，各市鎮、各教會、大家組織起來，把他們推到城門外，把他們驅離到一般所謂正常人的視線外。

記者:這麼說來，他們就是一般人所謂的適應不良者，反社會者，他們無法生活在當今社會?

若瑟神父:我認為反社會(asocial)這個詞，並不仁厚。不過，正如你所言，一般來說，社會大眾的確是這麼看待這些家庭的。英國人倒是找到一個比較美麗的說法，他們稱這些家庭為”沒有享受到基本權利的底層”(under-privileged)。他們說得極有道理，正是如此，這些家庭並沒有享受到其他社會成員所享有的權利，遑論各種優惠與尊榮，最嚴重的是，他們的尊嚴沒有得到肯認，甚至失去感到自豪的權利<...>、失去得到尊重的權利。而這樣的尊重，本來理應賦予每一個人，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，也不管是一個父親、母親，還是他們的小孩。

記者：可是，一個人會走到這種地步，失去旁人的尊重，是不是因為，比方說，他惹了麻煩，跟法院扯上關係？

若瑟神父:這種情況非常罕見，通常並沒有嚴重的法律糾紛。一般來說，都是因為飢餓才順手牽羊，況且教會也承認這是正當的，當你飢餓的時候，麵包店的麵包屬於你。<...>但是，這個社會看事情的角度並非總是如此。這是個既成的事實，的確有一些順手牽羊的事，如果這些行為被視為不正當，也是可以解釋的，比如說飢餓。

(錄音檔出現音樂，和人聲...)

記者：你相不相信俗語說:命運天注定，有人註定一輩子窮到底？

若瑟神父:不，我不相信，我真的不相信。

記者：有沒有那個社會成功地讓大部分的這些艱苦人脫貧？

若瑟神父:我們透過研究，加上我們在英國、荷蘭、丹麥與德國展開的調查顯示，針對那些遇到小困難的家庭，問題得到了解決。可是，針對那些困境重重的家庭，人們的解決方法就是放棄他們，藉口是:無計可施。再不然就是便宜行事，各個社會祭出來的毀滅策略就是，乾脆強制寄養他們的小孩。

記者：可是，對這些家庭來說，孩子很重要，不是嗎？

若瑟神父：您看到了嗎，這是在加害這些家庭，因為孩子是這些家庭脫貧唯一的跳板。（錄音檔結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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